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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ZHOUCAIFENG

柳洲采风

元代的一个深秋
吴镇将自己画进了汾湖
驾一叶扁舟带上一葫芦的酒
隐入了浩渺的烟波
他喜欢做汾湖上的一名渔夫

秋雨潇潇
渔夫头戴竹笠身披蓑衣
把一根鱼竿慢慢地伸进水里
希望能垂钓一尾鲈鱼
安然恬静的时光
他与汾湖留下一张水墨的合影

夕阳西照
渔夫仰首遥望
水天一色呼应云霞绚烂
晚风吹拂惊飞一双芦雁
岸边树木空灵苇荻茂密
他漂泊的家在平淡清远的归处

月色透明
湖面弥漫着一缕缕酒香
微醉的渔夫轻声低吟
向水中的鱼虾诉说深藏的心事
情到深处泪花湿润了白须
他孤独的心与汾湖一起入眠

一支笔一张纸一砚墨
吴镇蘸着汾湖的水
画着渔夫桨声里浅浅的身影
画着水乡泽国四季的风景
画着灵魂的根对纯净世界的追寻

吴镇的汾湖
■梅 萌

一树花的转场
■郑凌红

秋到冬的转场，是时间的礼物，也是万
物的恋爱。

初秋踏着轻快的脚步，仲秋带着浓浓
的思念，晚秋透着一言难尽的落寞。这样
的进程，似乎对应了桂花的来路，由蓄积到
淡然，再到清风拂面，我闻其香。

秋雨是染色师，把桂花染成了金黄色，
如同金子一般，镶在了墨绿色的叶片中。
桂花跟随秋天的高度而摇曳，它看见天下
男人的神情，也看见天下女人的深情。

站在淋浴房内，拧开喷头，水蔓延，像
异域赶来的幽灵，停在肌肤上，钻进脑内，
换得片刻神闲。我在万物之中。万物，不
妨以心为始。落在文字的池塘里，就有了
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意味。

人生苦短，秋天亦然。不太想承认对
于生活的概念里，有着个体的执念：秋天是
短暂的。秋天，随着一树树桂花开而走向
成熟。

它是豪放的。像道家的庄子，不像道
家的老子。“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
碧霄”。这拉长的风筝，可上九天揽月，可

下五洋捉鳖。天上是银河，天上是千古传
奇，天上也住着人间上下求索的神仙。于
是，田野铺开大道，万物奏响新的乐章。人
在天地之间，收获他们曾经走过的春生夏
长。它生在江南，温暖湿润，它可入药，它
可甜可咸，它带给遇见的人们一种亮堂堂
的舒爽。

想起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他一个
人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
光。他觉得，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
未陷入凛冽萧瑟之态，才是最值得赏乐
的。又想起郁达夫《故都的秋》。我明白他
的故都对我来说没有存在感，我只能进入
他的意境：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
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
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

秋来秋往之快意，来去只在一刹那。
苍穹之下的田野芬芳，层层叠叠，日日见
新、日日秋深的况味，直抵每个人的心房，
在暮色四合，在晨光初露，在万籁俱寂，在
每一个似曾相识、桂花盛开、偶然遇见的时
光碎影里。初秋、仲秋、晚秋，无疑是秋天

的三部曲。秋天之于我，总是会有不期而
遇的惊喜。喜由心生，也由境造。

有人说，我爱完美胜过残损。有人说，
爱一个个具体的人，才是爱万物。那么，桂
花无疑是万物的投影、秋天的投影。

乡下的桂花树可寻，乡里乡亲也可
亲。沿着屋后的路走，穿过两边的田地，地
里的青菜长得欢喜，萝卜的叶子在扩张，而
桂花树在靠近坡向阳的一面，水沟的上
头。这是一棵“放养”的桂花树，栽培已多
年，据说主人已迁居，每年深秋，总会吸引
一些看客。它远看像一把大的花黄伞，近
看花序簇生于叶腋，每腋有十来朵小花，闻
之芳香浓郁。稍微远离两三米，待风吹来，
香味怡然。

斜站在坡上，顺着枝条，用手轻轻地
捋，然后将手指聚拢，另一只手在下面托
着，尽量不让桂花掉离。一捧捧放入随身
带着的袋子里，看桂花聚集、重叠，艳丽加
倍、夺目加倍。

桂花是秋冬之间的转场，吹响了隐遁
与收获的号角。

对于记者这个职业，我以前接触不多，
总感觉有点神秘，所以觉得还是敬而远之
为好，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我也会被记者

“盯上”了。
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一位女

士的声音，对方自称是《嘉兴日报·嘉善版》
的记者，说要采访我，我以“工作很忙，没空
接受采访”为由婉拒了她。

过了一个星期，又有一个陌生电话打
进我的手机，是一位男士的声音，他也说自
己是《嘉兴日报·嘉善版》的记者，也说想采
访我，我继续以“工作很忙”为由推掉了。

又过了几天，第三位记者打来电话，是
一位女士，她开门见山地讲了要采访的内
容，并说尽量压缩话语，不会占用我很多时
间，而且采访时间由我定，什么时候有空她
就什么时候来。我对她讲：“我做的都是小
事，没必要宣传，你们记者那么忙，不要在

我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了……”
三个电话三次拒绝。起初，刚接到电

话时，我确实觉得我做的都是小事，虽志愿
者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社会工作，
但社会是个大家庭，人和人之间都是兄弟
姐妹的关系，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今天你
有困难，我帮助了你，明天我有困难，也许
你就会帮助我，一家人之间的互帮互助都
是正常现象，用不着宣传的。但记者们的

“执着”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我这么一次一
次拒绝采访，是否有点不近人情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一位陌生的女
士来到了我们科室，她问：“请问王卫平是
在这里上班吗？”我说：“我就是，你有事
吗？”“是的。”她回答道。我以为是工作上
的事，就把她领到我的办公室去了。

一进门，她就开始了自我介绍：“我是
《嘉兴日报·嘉善版》的记者小孙，不好意

思，我今天没打预约电话，直接来找你。”接
着，她又说：“我们今天不算采访，就像朋友
一样聊聊天。”听到这里，我的心情就放松
多了，我笑着说：“其实，我也有点不好意
思，没有支持你们工作。”随后，我们就聊了
起来，聊了我们各自的工作，聊了我们的生
活、家庭。慢慢地，小孙就把内容引入了正
题，她询问了我做志愿者的初衷、做志愿者
的过程和体会，以及做志愿者时遇到的一
些具体事情……

到采访结束时，我和小孙已经真的像
老朋友那样熟络了，小孙的敬业、认真与随
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各自留了
手机号码，约好以后有空常联系。

这次采访让我对记者的工作有了一个
全新的了解，也让我对自己数年的志愿者
工作做了一次小结，我非常感谢《嘉兴日
报·嘉善版》的记者们。

一次印象深刻的采访
■卫 平

又见芦苇
■阿 欣

这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上世纪 80年代初，大地还春寒料峭。每年

北风呼啸、雪花纷飞的时候，从上海崇明岛驶来
的一艘艘满载着芦苇的木质海轮，也开始拉着
汽笛，停泊在我家对岸的造纸厂码头卸货。

那里是嘉兴民丰造纸厂的红旗塘原料堆
场，四面环水，江中孤岛。整齐划一的秸秆、芦
苇原料堆得跟山岭一样，一眼望不到尽头。

我家就住在红旗塘的对岸，小时候常摆渡
去对岸割猪草。

扛芦苇是苦力活，几百吨的芦苇从很满的
船舱一捆捆扛到岸上，还必须一天内卸完，不能
有半点懈怠，否则会耽搁船户赶潮回上海。

但我们不怕吃苦，冬种结束后心里就发
慌。没地方挣钱，口袋空空，日子难过。生产队
里的几个壮劳力都早就盼着崇明的海轮到来，
挣点“过年钿”。那个时候，虽然农村改革的潮
头正从远处涌来，但农民还是过得非常清苦。

一天，大马力的海轮喘着粗气来了，我在江
边看到那些船头和船尾翘得老高的货船，拔腿
就跑，要去告诉兄弟们挣钱的机会来了。

去码头做几天苦力，有一笔几十元的收入，
如此诱惑，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第一次要去堆场扛芦苇，我上了心事，晚上
睡不着。刚蒙眬入睡，鸡就叫了。匆匆喝了一
碗母亲熬的稀粥，就和几个兄弟出发了。

天上依稀有星星闪着寒光，地上的草丛都
结了一层厚厚的霜花。一路上虽然冷得让人发
抖，但我们快步小跑消失在晨雾里。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个早没有白起，我们
最早到了码头。挑选了一艘吨位最大的货船，

这样可以多挣几块钱。
每一捆芦苇都有五六米长，这些生长在长

江口滩涂上的芦苇都很粗很沉。我个子小，虽
然是数九寒冬，但不一会就累得汗流浃背。于
是，衣服脱得只剩一件薄薄的棉衫，芦叶芦花沾
满了全身，又痒又难受。

日过晌午，一大船芦苇已卸了一半，但越往
下越费劲，几个人都累得大口喘气瘫倒在甲
板。嘴巴干得要冒火了，我在船舷边掬一捧水
润润喉。

江边不远处有两条小渔船一直在转悠，几
只疲惫的鸬鹚羽毛凌乱地立在船舷边，捕鱼人
不停地挥着一根竹竿，吆喝着把鸬鹚赶到河里，
然后把它们口中刚捕获的鱼虾挖出来，再把它
们赶下河去。

休息还没一根烟的工夫，船主望着太阳催
我们快点，说再过两小时要转潮了。这时候，我
感觉自己就如一只鸬鹚。当然，船主不是渔夫，
我自觉和不自觉地被赶下了船舱，继续背扛起
一捆捆重量超过我身体一倍的芦苇，像蚂蚁一
样往已堆得小山高的顶部爬去。

这个世界有许多不可知、不可解的力量一
直存在于我们身边：如命运、因果，神一样地左
右你、规引你。

那天，在扛最后一捆芦苇的时候，我已累得
不行了，腿肚子抽筋好几次，但打堆的头儿偏偏
要我扛往最远的垛顶。

“命令”不可违抗，要不下次就别想再来
了。我走到七八米高的跳板时，脚步已经打战，
额头上的汗水使前面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
咬牙让自己往前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

坚持到底。
忽然，不知从哪里刮起一阵狂风，向我扑面

而来。枯草、芦叶呼啸着打圈。我在空中左右
摇摆，非常危险，稍有闪失，我就会从半空中掉
下，下边的人都在惊呼：“把芦苇扔下，把芦苇扔
下。”但我知道，如果扔下芦苇，我的身体就会失
去平衡，摔下去非死即伤。冥冥之中，我感到有
一双手从背后抱住我，推着我一步步向前走，直
到登上了堆顶。

这时，那阵狂风也挟带漫天灰尘向别处遁
去。在风眼的中心，我依稀看到了一个身穿古
代盔甲、面目可憎的武士向我龇牙咧嘴……到
现在我还感觉这件事情太奇幻了。

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人们都小心翼翼、
胆战心惊地活着。我一直把这秘密藏在心里，
从来不说。

不是风动，是幡动。神的影子就这样留在
了我心中。

慢慢地，我从眼前一片片飘舞的芦花读懂
了人生的真谛，人要像那些芦苇一样坚强不屈
地生长。

芦苇生长在江南水乡的河边、泥滩。它一
岁一枯荣，夏天的时候，芦苇荡里有河蟹、野鸭；
秋天的时候，人们砍来做篱笆、搭草棚。

不管在哪里，我看见芦苇就想起以前那些
艰苦日子。偶尔，在村里见到那些以前一起扛
芦苇的兄弟，常让我莫名地感到悲伤和激动。

民丰造纸厂的红旗塘原料仓库，后来因为
一场大火搬迁到别处去了。

往事不可回首，红旗塘潮水滚滚向大海奔
去。

暖暖的。明亮的事物依旧主宰。
柔软的餐桌上，菜肴分外诱人，
狂风在减弱，星舰在返场。
我们闭口不谈寒气，在十一月
妻子忙着收纳，而爱的光次第落下，
仿佛一对咕咕之燕，耸动舌尖的双翅。

立冬
■梁 铮


